
0505中国故事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很高兴来到敦煌研究院。这次来，我实地察
看了莫高窟，察看了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
听取了研究院在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弘扬优秀历
史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介绍。敦煌文化集建筑艺
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
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
美轮美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

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
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世界上许多
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
国、印度等国不少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研
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
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
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
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
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

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
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
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我了解到，你们这里的博士生数量是全国文
物保护单位中最多的，很不容易。敦煌文物保护
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
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
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要关心爱护

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支持和
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从事这项工作。要持续加
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不
断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
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
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
专业化水平。地方机构改
革完成后，要继续加强基
层文物保护和研究队伍建
设，保持队伍稳定。

——2019 年 8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
座谈时的讲话

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本栏目主持人：叶 子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
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开往西
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
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
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
作，更不会想到一去就是50多年。

回忆起最初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
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
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我就成为
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
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
公元 4 世纪至 14 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
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莫高窟现有洞
窟 735 个，保存壁画 4.5 万多平方米，彩塑 2400 余
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
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新
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1984 年，扩建
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
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
窟守护者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生，他们舍弃了大城市的
安逸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窟里堆满黄沙，
有的根本进不去。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
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

当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女儿工作分配的消息后，担
心她羸弱的身体无法适应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就给
学校写了封信，恳请北大不要派她去这么艰苦的地方
工作。

可这封信被樊锦诗悄悄扣下了。
樊锦诗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

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敦煌的苦同样令人心惊。

“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可只有真正留在这里才知
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
石、黄土漫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樊锦诗感慨，“和
北京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
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一个20多
岁的姑娘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
指。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自己去，晚
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
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
见过“蜈蚣梯”啊！一根斜立在崖壁上插着树枝的木杆
就是“蜈蚣梯”。每次爬它，樊锦诗都心惊肉跳，在梯
子上左摇右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
油油的大眼睛正瞪着她。樊锦诗吓坏了，以为是只

“狼”，赶紧关上房门。等到天亮，开门一看，才发现
原来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不过，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已经在这种
艰苦条件下工作生活了20余年。

樊锦诗深受触动。“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
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樊锦诗说，“他们也
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守护敦煌是我
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最初的任务
是编制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
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曾专门找她谈话。他郑
重地对樊锦诗说：“你去敦煌一定要编写考古报告，
编写考古报告对考古而言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如
果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 《史记》《汉
书》 没有，研究考古，人家肯定还是要你以考古报
告为证。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
华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
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
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些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
谁做的……

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
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2011年，她历时40年
主持编写的 《敦煌石窟全集》 第一卷 《莫高窟第
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
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
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
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

改，这是樊锦诗现在最惦记的事。
“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

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任务，
竟然长期未能交卷。”樊锦诗说，“到新世纪才出版了
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才快结束。”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1967 年，樊锦诗
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
大学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
的日子。

樊锦诗说：“我丈夫明白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
我已无法舍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 年，
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陪妻子扎根
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团聚，那时的樊锦
诗年近五旬，每天仍忙碌不休。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
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震撼，直到那时我才对国际上
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和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
性等理念以及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知识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樊锦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
问题。“过去几十年间莫高窟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
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看着日益消逝的壁画、
塑像，樊锦诗很焦虑。

如何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文物
的原貌保留下来呢？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
到了“数字化”。“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
生，但是‘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原貌。”
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
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
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高
清数字化的敦煌图像向全球发布。游客坐在电脑
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
游览一般。

西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与日
俱增。樊锦诗为此十分头疼：“游客多了，莫高窟的窟
内温度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她
开始顶着压力控制游客数量，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
旅游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文化遗产地中
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
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
窟”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
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
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
心妙笔。

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樊锦诗给“数
字敦煌”的定位。而在这项巨大工程最终落地时，樊锦
诗已经78岁。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樊锦诗用尽一生守望着
莫高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包裹着一颗倔强的
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樊锦诗用一生的痴
守，诠释了她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也诠释
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精气神。

她对记者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
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

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触动了学术
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
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
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开启了守护敦煌的这场“史诗
级”接力赛。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中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
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
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此过程中，樊锦诗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她获奖无数。

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
先进工作者，到“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从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
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到2019年9月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
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再到
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
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淡然与谦逊。

在樊锦诗看来，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
事的。她只是作为代表，代表一代代坚守大漠、以莫高
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的“莫高窟人”去把荣誉领回家。

樊锦诗说：“‘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
拓进取’，这16个字是我概括的‘莫高精神’。这是前
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
的敦煌守护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相较于莫高窟的伟大，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
的。莫高窟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才仅仅守护
了它50多年。”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
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
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
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
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
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
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
人会做得更好。”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我心归处是敦煌”
本报记者 杨俊峰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
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
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
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
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
中国 2019 年度人物”栏目写给樊锦诗的颁
奖词。

樊锦诗，1938 年 7 月生，1986 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

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
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
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
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耄耋之年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敦煌莫
高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跟记者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
煌，说说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自
己，她会怎么说？樊锦诗停顿了片刻，轻
轻说出7个字：“我心归处是敦煌。”

图①：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景区。
张晓亮摄（人民视觉）

图②：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
孙志军摄（新华社发）

图③：上世纪 90 年代，樊锦诗 （左一）
与国际友人探讨莫高窟壁画修复方案。

资料图片
图④：沪剧《敦煌女儿》讲述樊锦诗扎

根大漠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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